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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谜擂台

百科灯谜

1. 流动资金         （二字书法名词）
2. 东西南北皆不问   （二字围棋术语）
3. 满目红杏枝头挂   （四字成语）
4. 到了巴蜀大整容   （地方剧种）
5. 小船儿推开波浪   （四笔字）

   张宝文 作
6. 集体领导         （三字法律名词）
7. 乡下改革有收益   （十三笔字）
8. 上山途中作笔记   （四字电脑名词）
9. 廉洁安康心自悦   （三字词牌名）
10. 内部借调一月整  （二字食品）

      秦明科 作
11. 不要混水摸鱼    （十六笔字）
12. 底线初定 500 米  （十三笔字）
13. 用心兴许可托起  （九笔字）
14. 闲时留个影      （民间体育用品）
15. 畅谈今天和明天  （四字口语）

      党向东 作
 

参 与 方 法 ：出 刊 后 3 日 内 发 至 微 信 ：
13891771088。答卷只写序号和谜底，注明真
实姓名、地址及电话号码。更多注释可查看宝
鸡灯谜公众号。按猜中数量和收到答卷时间
顺序，评出幸运读者，赠送精美纪念品。下期
公布谜底和幸运读者名单。

 

上期谜底 ：1. 中等收入    2. 即兴作品
3. 弱拍    4. 中国好声音    5. 道路自信
6. 恪    7. 镊    8. 柱    9. 阳台    10. 巧
11. 大刀豆    12. 建筑学    13. 冷落
14. 太平调    15. 马克
 

幸运读者 ：葛晓滨（湖北）
       赵新枝（江苏）     魏咏梅（陕西）
       张宏阳（陕西）

（王商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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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联    大雪

 

雾锁远峰腾九域 ；

雪封深涧裹千川。

（曹别虎）
碎玉自天纷纷撒 ；

寒风由北渐渐来。

（许红军）
秋风凋碧千树萎，

瑞雪妆梅万丛红。

（于聪社）
朔风撒玉妆田野 ；

白雪纵情恋劲松。

（雷丙应）
雪落生香，芳魂旖旎洁如许 ；

花当解语，雅句飘摇秀与谁。

（赵禄蕙）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创文从我做起

悬联求对

出句 ：
万朵琼花堪入韵             （刘亦凡）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 ：
篱边人似黄花瘦             （田   鑫）

应对 ：
镜里愁添白发新             （吴岱宝）
驿外心同白雪香             （张录军）
梦里月如碧玉圆             （杨   莉）
山顶枫如丹锦娇             （任广民）
袖上泪如白露清             （何具征）
枝上梅添白雪香             （林少康）
眉上愁如芳草生             （燕小燕）
梦里事如烟雾浮             （张秋学）
风里心如磐石坚             （王小红）
窗外雪如信使飞             （杨权宪）
枕上月同白露寒             （张   茜）
梦里泪如疏雨狂             （于龙江）
心底梦如蜜枣甜             （蔡   哲）
梦里情如绿酒浓             （李安林）
炉内火随绿蚁香             （王   卓）
雪里堌如白犬肥             （乔文祥）
山里雪如白絮飞             （仵晓静）
心底事和绿蚁愁             （杨金卫）
曲径叶随游子飘             （杨亚平）
水里月如玉镜明             （杨多永）
 

（王商君整理）

舌尖上的

记忆

冬日来碗糁子面
◎王商君

今年冬天，天气比往年要冷得
多。周末不想出门，就和媳妇合计，
吃一次久违了的“糁子面”。

“糁子面”，顾名思义，就是
糁子和面两掺的饭食，大抵来源
于生活紧张年代。这种饭食既有
粗粮糁子，又有细粮面条，好多人
很喜欢这种美食。小时候，冬天经
常吃，先捞着里面的面条吃，再吸
溜糁子汤，热乎乎地连吃带喝，吃
完，顿时寒意全无，浑身发热，非
常惬意。

这样的饭食，做起来很方便，
就是庄户人说的懒懒饭。炒些红萝
卜、豆腐、黄花、木耳等底菜，还可

以配上臊子肉，西府食醋、油泼辣
子，可以做上一大锅，早中晚三餐
都适合食用。

说起“糁子面”，父亲总会念
念不忘，不停地絮叨，是“糁子面”
曾经救了我爷爷和他啊。那一年，
粮食紧张，我们家口多，为了能多
买点粮食，爷爷带着十一二岁的
父亲，一大早就赶往南山买粮食。
在路上，爷儿俩就吃了点自己带

的饼子，背着百十斤粮食走了几
十里山路，也没有舍得买点东西
吃。在回来的路上，天降大雪，一
路上爷儿俩又冷又饿，就在塬边
坡口一户人家的门檐下避雪休
息。谁知停下之后雪越来越大，饥
饿感和困倦感顿时袭来，当时父
亲作为一个孩子，实在难挨，竟流
下了泪水。这一幕，被家中一个老
奶奶发现，她招呼这爷儿俩进屋

里暖和一下，然后下厨做了“糁子
面”，爷儿俩呼噜呼噜狼吞虎咽，一
人吃了两大老碗，身体也不觉寒冷
了。最后，爷爷拿出钱，被女主人谢
绝。爷儿俩千恩万谢，说了感激的
话语，这才离开了老人的家，一路
疾走，终于到大半夜回到家中。

至今，父亲对施舍他们的老奶
奶感恩戴德，前些年老人家过世，
还曾去家中祭拜。父亲说 ：那两碗

“糁子面”，是他此生吃过最好的美
食，那鲜香，让他铭记终生。

室外大雪纷飞，一家人坐在
一起，吃着热腾腾的“糁子面”，也
是一件幸福的事。

我 家 门 前 有 一 棵 柿 子 树，
柿 子 熟 了，家 里 没 人 吃，卖 去
吧，又卖不了几个钱，关键想卖
还没人要，邻居劝我把树挖掉
算了，栽上经济价值高的核桃
树。我老婆听见了，当场表态坚
决反对，她对我说，咱妈活着的
时候，老说你是柿子养大的，就
是不卖一分钱，咱也不能挖这
棵树。

每年阳春三月，柿树长出了手
掌般大的嫩叶子，在阳光下，仿佛
像一个个绿色的小雨伞，给春天增
添了几分美意。几只鸟儿在树杈上
喳喳叫着，似乎在宣告一个新季节
的来临。

老婆的话，打开了我记忆的闸
门。儿时，我常常听着奶奶、母亲爱
恋地说道：“你是柿子吃着长大的，
如果没柿子，有没有你娃的狗命，
谁也说不准。”

我是上世纪 50 年代末出生
的，那时正赶上自然灾害，粮食
产量非常低，家家过的是粮菜参
半的日子，锅里的饭没有一丝油
水，经常吃不饱肚子。就这样还
得参加农业社繁重的体力劳动，

母亲哪来的奶水哺育我。听上辈
人 说，由 于 饥 饿，那 时 我 白 天、
晚上老是哭闹。我哭闹时喂饭不
吃，喂水不喝，折腾得家人一点
法子都没有。直到一天，别人给
了父亲几个柿子，他赶紧拿回家
就让奶奶暖热喂我。不知是我肚
子饿了，还是尝到了柿子的味道
和母亲的奶汁一样甜蜜，我吃后
就不哭了，两只小眼睛睁得圆溜
溜的，小嘴吧唧吧唧吃得香甜，
奶奶和母亲都笑了。

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最爱听
奶奶常说的这几句顺口溜 ：“柿子
甜，柿子甜，我娃吃了长得蛮。柿子
甜，柿子酸，我娃吃了当大官。”

没有了柿子吃，一到晚上，我
依然哭闹不止。一家人为了我四里
八乡去找寻柿子，那时村庄周围也
很少有柿子树，但在北山的半山腰
有不少。他们采收柿子后搭个一人
多高的木架，衬上些玉米秆，铺上

一层柿子后，上面再用玉米秆盖
着，怕被鸟儿看见偷食。柿子那会
儿值钱，一般不卖，基本拿粮食才
能换。我家人多，吃粮紧张，但为了
我，全家人还是决定用二升麦子去
北山换了两笼柿子。

此后，柿子快吃完时，父亲
就拿上水担，担上两个笼，装上粮
食，怀揣两个黑馍，下午收工后就
出发去换柿子，直到晚上十一二
点才能回来。

柿子换回来后，剩下就是奶
奶和母亲的事了。奶奶常常白天、
晚上把柿子放到碗里，坐在锅里，
锅里再倒一两碗水，灶膛里放一
把火，把柿子慢慢暖热，然后让母
亲喂我。

那些年，农村烧的柴火奇缺，
冬季，连做饭的柴都没有，一天三
顿饭只减少到两顿，凑合着过。但
一天热三到四次柿子喂我，却是
雷打不动。

一次奶奶烧炕时，发现了一
个好法子。烧完炕，把柿子掰开，
放在碗中，坐在炕筒里，然后盖上
炕眼门，等一阵子柿子不就热了
吗？这样既省了柴火，也不用烧
锅燎灶那么麻烦。这一试，还真
行，母亲直夸奶奶办法大。以后不
管什么时候吃柿子，都有热的。

炕眼里的热柿子让我甜甜蜜
蜜度过了严寒的冬天。等到来年
的二三月，柿子没有了，我也慢慢
会吃饭了，我的生命，与柿子结下
了不解之缘。

岁月如梭，时光如水，奶奶、
父亲、母亲忙碌的身影以及甜蜜
味美的柿子，久久回荡在我的脑
海中，抹不去、撵不走的美好岁月
如同电影般在眼前浮现，让我的
身心充满了一股股暖流。奶奶、父
亲、母亲相继离开了人间，但那份
真挚的爱永久在我的心中留存。

去年，柿子树挂满了红彤彤
的柿子，成熟后，我只留了一笼自
己吃，其余全送给了亲朋好友。今
年初新农村改造，全村统一挖掉
门前所有树木，迫不得已，只能忍
痛割爱了。

我老家岐山的人普遍爱吃
瓜糊馍这道饭食。这种叫法也是
岐山独有的叫法。    

小 时 候 常 吃 瓜 糊 馍。母 亲
握着菜刀，坐在花坛边的葡萄
架下削着南瓜皮，我和姐姐则
小心翼翼地拉着风箱，不停旋
转着大铁锅里那张薄薄的死面
饼子。待黄澄澄的南瓜抱上锅
台，烙得鼓起来的面饼子也被
扣在了案板上。

母亲将一簇簇指头宽的南
瓜片儿盛在面盆中，利索地向尚
还热着的锅内倒入少许清油，抓
过早已备好的葱花姜末等佐料，
噼里啪啦声中，金色的瓜片在锅
里渐渐变了颜色 ；撒入盐末花椒
粉，顺着锅沿一周缓缓旋入小半
碗白开水，很快便会“咕嘟咕嘟”
滚煎开来。此刻再将切成细条的
面饼子均匀覆盖在南瓜上，层层
叠叠包裹起来，所谓“瓜糊馍”，实
则更像是“馍糊瓜”了。

当灶膛里的火星悄然黯淡
下来，厨房里早已弥散着浓浓
的南瓜香味，掀开锅盖的瞬间，
白雾缭绕中，热气腾腾的瓜糊
馍，油漉漉，香喷喷，让你口舌
生 津，食 欲 倍 增。那 南 瓜 本 身
的清甜绵软跟面饼子的筋道柔
韧，在汤汁的持久煨煮后，南瓜
成了糊糊，入口如泥，而馍饼咀
嚼起来很是筋道，这样的搭配，
或许正是瓜糊馍口味最大的魅
力所在！

我每每一口气咥罢两碗才
搁下筷子。吃一次自然是香的，
孩子们的新鲜感毕竟很短暂。可
母亲做一回瓜糊馍，最少要热三
两顿才能吃完，还不断唠叨着

“剩饭热三遍，拿肉都不换”。还
三遍？两遍我都烦了腻了！每
次再热瓜糊馍，就少不了我的嘟
嘟囔囔。

后来我听父亲讲，在缺粮少
吃的岁月里，瓜糊馍简直就是他

们心目中的“美味佳肴”，能吃
上一顿，简直就像过节一样。南
瓜好作务，也耐旱，往往不用太
操心，且收成也总是出人意料。
成熟后的南瓜，一个个硕大无
比，磨盘瓜赛过洗脸盆，牛腿瓜
超过小娃的个头。一日，收了工
的祖母拖着锄头，肚子咕咕着边
走边犯愁，一大群孩子等着吃饭
呢，今晌午做点啥呀？刚巧，看
见路旁荒凉的田地里，一丛蔫巴
的叶子下，竟然悄悄卧着一个南
瓜。几乎是不假思索，祖母开心
地冲了过去，将 这 个 南 瓜 摘 了
下来。面瓮里几乎能见底的几
撮子黑面，被她擀得薄得像纸
一样。南瓜也舍不得削掉皮，洗
干净全部切了，用纸蘸点油擦
擦锅，捏一丁点盐便是所有调
味的佐料。一大锅清水熬南瓜，
再搭配几根数得过来的黑黑薄
薄的面饼条，一大家子人吃了
个精光，而那样的瓜糊馍也成

为 父 亲 记 忆 里 最 难 忘 的 瓜 糊
馍，最可口的瓜糊馍……

母亲将家门口陆续成熟的
南瓜一个个摘下来，留几个自家
吃，其余的分送给邻里亲朋，大家
都啧啧称赞着说 ：“这南瓜好哇，
做瓜糊馍美得很！”

前 几 日 回 老 家，同 村 的 一
个阿姨扛来一个硕大的牛腿南
瓜，我一看就乐了，想起这么多
年没有吃过瓜糊馍了，就让母
亲做一次。四岁的女儿妞妞看
到大南瓜稀罕得不得了，一把
搂 过 去，摩 挲 着 问 ：“ 呀，这 是
啥瓜？咋这么大？”

依旧是童年的南瓜，依旧是
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依然是母
亲那熟悉的手艺，依然是瓜糊馍
往昔那个味儿。女儿边吃边赞 ：

“太好吃了！”她高兴地仰起小脸
看着我，我忙夹起一大筷子，点着
头回应她 ：“嗯嗯，好吃，喜欢你
就多吃点！”

自小就喜欢吃搅团。每每吃
着热乎乎的搅团，内心便会涌起
一股暖暖的情愫。

至今，隔三岔五，我总会去
离家不远处那家卖搅团的小店
吃一回。

小时候，地里的粮食产量低，
家家户户普遍缺粮。因此，用粗粮
来对付日子成为每个家庭的首选。

婆，是家里的吃饭总管 ：做
啥饭？几个人的饭？舀几碗面等
都是婆决定的。由于她老人家精
打细算地操持，八九口之家的日
子在紧巴巴中倒也顺畅。

每次打搅团前，婆都会早早
准备。有野菜的季节，她会去地里
溜达一圈，回来时总会用围腰兜
着一大把绿油油的野菜，这便是
搅团的配菜。绿油油的野菜配上
搅团，绿白相衬，色彩爽目，吃起
来味道也十分鲜美。

搅团有好多不同的吃法，搅
团漏鱼、搅团块等，可凉拌，清凉
爽口 ；也可汤煎，热气腾腾，温暖
舒服 ；还可以葱蒜煎炒，香气四
溢，让人闻而向往。

“水围城”是搅团的一种吃
法，也叫“黏窝”搅团。把刚出锅的
黏稠的岩浆状的搅团舀在碗里，
放上佐菜，浇上早已准备好的调
料汤水。看上去，炒好的红萝卜
丝、绿菜高堆在金黄的搅团之上
如高城突出，城周水漫汤围，故而
人称“水围城”。

那时，打一次搅团，婆总变着
花样，要吃两天。凉调当菜就着玉
米糁子吃，煎了稀汤做晚饭……
总之，变着花样，变换着口味，满
足着大家的味蕾，温暖着家里的
每一个成员。

搅团好吃，但做起来其实不
易。打搅团时，先要用适量的玉米
面掺少许麦面搅拌成糊，然后一
边慢慢倒入锅内烧开的水中，一
边用长擀面杖插进锅里使劲搅
拌，使面糊均匀，不停地搅拌也避
免了粘锅。此时锅下火要适度，而
一根擀面杖也必须不停地搅动。
打搅团，讲究软硬适中。太硬，口
感不好 ；如果太软，则无形稀松，
全无筋道。只有软硬适中，才能品
出搅团的美。

搅团的制作，全在一个搅。俗
话说 ：搅团要好，七十二搅！不
论加水或者加面时，搅动擀面杖
的手不能停，要使劲地搅拌，直至
水与面互相交融，均匀、光滑，搅
团中无细小的干面疙瘩颗粒，同
时，锅底的搅团因为不停地搅动
而不会焦，这样的搅团才软硬适
中，光滑爽口。

婆的个子矮小，身体单薄，
又是小脚，打搅团时就显得很是
吃力。个子矮小，相对锅台就高。
我常见婆把笤帚放倒在地上垫

在脚下，以增加身体高度，便于
搅拌。

一锅搅团打成，吃起来有好
多搭配。可以简单吃，盐醋辣子的
调料水浇在出锅入碗的搅团上，
简单自然地香，这种吃法比较普
遍。如果更讲究些，绿菜、葱炒红
萝卜、蒜苗炒菜都可配着搅团吃。
调料中少不了油泼辣子、蒜泥、姜
末、芝麻等佐料，凉调、漏鱼或切
块，吃法多样，口味多样。如今，一
碗搅团下肚，鲜香无比，也是人生
一种美味！

柿子养育我长大
◎闰土

瓜糊馍
◎王英辉

搅  团
◎杨烨琼


